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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葉形盤

－從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

謝 明良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一、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青花葉紋盤的年代

一九八八年由臺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著手發掘的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是臺

灣難得一見經正式考古發掘的歷史時期遺址。依據報告

書所引用《高雄市舊地名探索》，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內

傳說即鄭成功（國姓爺）所設軍屯前鋒尾之所在地。舊

城目前仍殘存數段城垣和三座城門，此次發掘的兩處探

方，選擇在東門與南門之間，主要也是考慮到該區域與

鄭氏軍屯前鋒尾的地理位置最為接近。

兩處探方除了出土若干鐵器、玻璃器、金屬胎琺瑯、

銅錢和史前陶片之外，以總數達三千七百餘片的歷史時

期陶瓷標本，構成遺址出土物的主要內容。陶瓷標本當

中青花瓷片計一千四百餘件，其年代跨幅較大，既有早

自十七世紀的遺物，但也包括了二十世紀初晚近時期的

標本，其中有兩件器形大致完整帶有題記的青花葉紋

盤。1

兩件盤均於口沿以鐵汁施加褐邊形成鐵口，其中一

件於內壁飾一葉片及「太平年興」雙行草體題記，題記

下方另繪一狀似帶框福字，但雙重方框印銘已難正確判

讀（圖1）。另一件殘缺較甚，但仍可從殘片清楚地觀察
到青花葉紋旁有「太平年興、乙卯冬記」雙行題記（圖

2）。另從報告書揭載的圖版可知，類似的青花葉紋盤標
本，至少還有兩件，但不知是否亦帶有題記。2

以葉紋兼題記做為主要的裝飾內容，是十七世紀清

代初期青花瓷器常見的繪飾題材之ㄧ。如印尼Tirtayasa
離宮遺址出土的大橋康二判定為景德鎮產的青花葉紋盤

因與 1660－1682年間肥前陶瓷共伴出土，同時考慮到該
宮殿於1682年為荷蘭人所攻略，可知其相對年代亦約在
這一時期。3其次，相對年代約於1690年代之越南Vung 
Tau海域打撈上岸的荷蘭籍頭頓號沉船（Vung Tau 
Cargo）也發現不少青花葉紋盤。後者器形與舊城聚落
出土作品相近，口沿亦施加褐邊，但盤內壁除有葉紋和

題記之外，另繪一折枝花葉。可分二式，一式於枝葉旁

書「一葉傳芳」，並繪一單方框「秋」字印記；另一式則

題曰：「一葉約秋氣，新春再芳菲」，部分該式作品另鈴

一單方框「福」字印（圖 3），4是中國文學作品如《文

錄》所載「一葉落知天下秋」的具像表現。

此外，1980年代初中國江西省南昌市發掘的一處窖
藏，也出土了幾件器形與臺南左營鳳山舊城聚落遺址標

本相近，且同樣於口沿施加褐邊的青花葉紋題記盤，題

記內容包括：「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皆秋」和「紅葉傳書

信，寄與薄情人」。從伴出陶瓷的造型裝飾，及部分作品

底足黏有墊砂等具有時代特徵的燒製技法，我同意報告

者將窖藏的年代定為明末至清康熙年間的看法。5其次，

從窖藏伴出有「康熙年製」款青花龍紋杯等作品看來，

其又以康熙時期的可能性最大。結合前述Vung Tau 
Cargo沉船紀年資料，則舊城聚落所出「太平年興、乙
卯冬記」青花葉紋盤上之乙卯干支，很有可能即清康熙

乙卯年，即西元 1675年。6另外，福建省東山島考古發

現的一艘十七世紀沉船亦見青花葉紋盤，其題記包括「合

興佳器，玉葉為記 和「玉堂佳器，一葉清光」。7應予

一提的是，從上述葉紋盤題記可知，葉的種類及其象徵

意涵不一，包括了梧桐、紅葉和所謂玉葉，有時又以「一

葉」予以概括。

除了中國江西省景德鎮曾燒製有帶題記的青花葉紋

盤（圖 4），8福建省安溪窯系的龍涓珠塔等瓷窯，亦見

類似作品。後者青花紋飾題材豐富，既有與Vung Tau 
Cargo完全相同，於葉片旁另飾折枝花，且青花發色淺
淡的作品；也有僅於葉片旁書：「太□年興」，下方另繪

一方印記，青花色調濃艷的作品（圖 5），9就目前的資

料看來，Vung Tau Cargo與台灣左營鳳山舊城聚落所見
青花葉紋盤，有較大可能來自福建地區的窯場，特別是

福建省漳州窯系詔安縣朱厝窯址不僅見有器形相近，口

沿亦施褐釉邊，內底書「太平年興」字樣且鈐單框「福」

款的葉紋盤（圖 6），10故不排除臺灣左營鳳山縣舊城聚

落遺址的葉紋盤極可能來自漳州窯系。不過，中國江西、

福建複數瓷窯，甚至廣東水尾窯址也發現了帶「太平年

興」題記的青花葉紋盤，11則這類流行於十七世紀中國

沿海地區瓷窯的青花盤的精確產地比定，還有待日後進

一步的資料來解決。

另一方面，這類具有文學寓意、詩情畫意的流行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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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飾於日本九州佐賀縣的肥前陶瓷亦可見到。比如說，

佐賀縣撰分遺跡或東京都舊芝離宮庭園遺跡都曾出土肥

前青花葉紋盤，後者亦帶題記（圖 7）。12另從有田町多

良の元窯址出土的同類標本及瓷窯年代上下限，得知

芝離宮遺跡葉紋盤的年代約於1680－1700之間。13

二、做為明代晚期流行圖紋的葉形

明代（1368－1644）後期葉紋被做為一種時尚的圖
像記號大量地出現在多種質材的手工藝製品。其主要的

表現方式有二：其一是以葉紋做為製品的主紋飾，此多

見於陶瓷器皿，如近年於馬來西亞海域打撈上岸的萬曆

號沉船（Wan Li Shipwreck）所見主要輸往歐洲的卡拉克
瓷（Kraak Porcelain）瓷盤盤心即以葉紋為主紋飾（圖
8），14此一於盤心開光飾葉紋的構思也成為伊朗Safavid
青花瓷模倣的對象（圖 9）。15相對於Wan Li Shipwreck
的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前期，清代初期順治（1644－
1661）年間景德鎮青花瓷盤也經常飾以葉紋，有的還配
以太湖石，並於葉面題詩（圖 10）。16前述台灣遺址出土

的康熙年間（1662－1722）青花葉紋盤即是在此一脈絡
發展而來。不過，康熙年間的葉紋不僅是陶瓷製品常見

的圖飾，其甚至被做為陶瓷器的銘款描繪於碗盤或瓶罐

圈足的內裏（圖11），17成為十七世紀康熙朝陶瓷獨具特

色的花押款識。

除了以樹葉為紋飾，明代後期至清代初期的工藝品

亦見不少模倣樹葉的象形器，常見的有銀製或竹木製的

葉形茶量（圖 12）、18青瓷筆捵（圖 13）、19蓋盒（圖 14）
20或施罩各種色釉乃至繪飾青花的葉形小盤（圖 15）。21有

的做工極為講究，如日本入間市博物館藏的一件張希黃

作煎茶用竹茶量係以留青陽文技法雕成（圖16）。22其

次，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碎器葉形盤（圖

17），23整體滿釉，底有細小支釘，其葉紋造型既體現了

明代後期的流行風尚，所施罩的開片瓷釉即所謂「碎器」

更是晚明文人用以寓意古物的風雅符號，24可說是一件

成功的明代倣宋摹古之作。就此而言，同樣是臺灣故宮

收藏的另一件青瓷葉形盤（圖18），雖被定為南宋郊壇
下官窯，25然從形制而言，似有較大可能屬明代製品，

這從作品釉色及足部整修作工亦可得到類似的結論。無

論如何，此類葉形盤器式不僅是明末天啟（1621－
1627）、崇禎（1628－1644）青花葉形盤（圖 19）的原
型，26也為清代初期順治、康熙朝陶瓷所繼承（圖 20）。
27

另外，明代晚期製墨名家所刊行的墨譜也可見到葉

形墨錠，如明萬曆十六年（1588）方于魯刊刻的《方氏
墨譜》即見「貝葉」、「桃葉」、「紅葉」墨錠（圖 21）；28

曾為方于魯雇主的程君房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行
的《程氏墨苑》也有「柳葉」、「桃葉」等墨錠（圖 22）。
29結合前述葉形筆捵、茶量等器式，可以清楚得知葉形

工藝製品常見於文房用具和飲茶道具，是和明代文人生

活息息相關的格式道具。最能如實地呈現十七世紀文人

雅好葉形器用的記錄，莫過於李漁（1611－1679？）出
版於康熙十年（1671）《閒情偶寄》之相關記事了。同書
〈居室部‧聯匾〉載有「蕉葉聯」，其製法是於切割成葉

狀的木板上髹漆，再書聯句，而後描繪葉脈（圖 23）。30

李漁認為，於蕉葉上直接題詩雖亦「韻事」，但如上述般

以木狀蕉葉為聯，「其事更韻」，也就是說更有文人趣味、

更為風流。相對於直聯，李漁認為葉形匾亦頗風雅，但

需切記匾尺寸需視不同葉種而適度調整，正確的做法

是：「蕉葉可大，紅葉宜小。」（圖 24）31

三、宋代的蕉葉盞和葉形飾

宋人龐元英《文昌雜錄》載文彥博西歸，開封推官

趙君錫作詩以送行，其中有「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

出鏤金花」；葛立方《虞美人．泠梅》：「璚蕤泛，蕉葉盃

寬」，揚之水認為宋人詩詞中蕉葉盞之實物，應即中國江

蘇省江浦南宋慶元元年（1195）張同之及其妻（慶元五
年（1199）卒，祔葬於張同之墓右）墓出土的銀製蕉葉
盞（圖25），32我同意這個看法。可以附帶一提的是張同

之是唐代詩人張籍之後，宋代詞人張孝祥之子，曾任江

南西路轉運判官等官職，生前與著名詩人陸遊交遊。張

氏夫婦墓極為講究，既於木棺下方鋪石灰和水銀，亦伴

出有建窯黑釉盞、定窯白瓷碗，相對於張同之墓伴出的

石硯、墨和銅製筆架、鎮紙等文房具，妻章氏墓則多見

銀製碗、缽、盒、匙、筷、梅瓶以及長約 9公分強的蕉
葉酒盞，33看來所謂蕉葉盞應是和共伴出土的銀器同為

一組講究的實用飲食器。

另外，曾於《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展出的「澄泥

蕉葉硯」是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品（圖 26）。
34在此之前，該硯亦曾收入乾隆四十三年（1778）由皇
帝敕命編成的《西清硯譜》，當時定名為「宋澄泥蕉葉硯」

（圖 27）。35硯面有研磨使用痕跡，硯周邊鐫刻乾隆御製

詩並有「比德」鈐印，可知是乾隆皇帝賞玩之物。

除了張同之夫婦墓出土的酒器蕉葉盞和清宮傳世文

四、明末青花葉紋盤及其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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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為明代晚期流行圖紋的葉形

三、宋代的蕉葉盞和葉形飾

房蕉葉硯等象形器，宋代葉紋飾無疑要以南宋江西省吉

州窯生產的葉紋黑釉茶盞最為著名，其中大阪市立東洋

陶磁美術館所藏作品係加賀前田家傳來，曾收錄於弘化

三年（1846）的《道具目錄帳》，屬流傳有緒的茶道具（圖
28）。36在此我們應該留意的是茶盞飾以茶葉的這一現

象。其實，早在 1930年代中尾萬三已經注意到《本朝高
僧傳》所見入宋禪師榮西（1142－1215）「登天臺山見青
龜於石橋，拜羅漢於餅峰，供茶湯而感現異花於盞中」

的記載或許和當時流行以剪紙貼於茶盞內壁偽為花身的

茶百戲有關。37我認為，以自然枯葉沾釉燒成的吉州窯

葉紋茶盞確實有可能意圖以此裝飾手法來營造茶戲的種

種幻象。38與此同時，考慮到茶禪密切相關，所以似也

不能排除 1950年代蔣玄佁所提示寫經的貝葉亦可為茶
盞的裝飾題材，39這從前引明代《方氏墨譜》刊載「貝

葉」墨錠（同圖21）一事亦可得到類似的啟示。另外，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中國至遲於唐代中晚期已經出現將

剪刻漏花印版黏貼於器坯，施釉後揭下印版入窯煅燒，

企圖營造胎釉反差色比的葉紋飾陶瓷，40如出光美術館

藏唐代壽州窯黑釉漏花即為一例（圖 29），41而韓國新安

元代沉船（1323）打撈上岸的景德鎮靑白瓷花口碟則是
以陽紋印花葉紋做為作品的主紋飾（圖 30）。42

四、明末青花葉紋盤及其有關問題

如前所述，葉紋飾或葉形器是明代晚期流行的圖像

和款式，也是其時景德鎮民窯燒造、販售的器式之ㄧ，

另從前引Wan Li Wreckship打撈上岸的青花葉紋盤（同
圖 8）可知此類青花瓷曾輸往歐洲，而日本仙台城本丸
跡也出土了帶四足的十七世紀葉形青花碟（圖 31）。43

眾所周知，日文「染付」即中文的「青花」，染付一

詞於日本文獻出現很早，東城坊秀長日記《迎陽記》康

曆二年（1380）六月九日條已曾記載足利義滿等人赴二
條良基邸第舉行「花御會」時，眾人所持花瓶當中已有

「茶垸染付」即青花瓷瓶。44不過，日本的茶人卻又習

慣將明末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年間
輸往日本的景德鎮粗製青花瓷稱為「古染付」而沿用至

今。由於所謂古染付可區分為薄胎和厚胎二類，其中厚

胎製品往往因胎釉結合不良致使器物口沿剝釉形成蛀蟲

啃咬般的剝痕，再加上這類製品常繪有簡逸的山水人物

圖景，甚至見有宛如富士山形的小盤，其拙趣頗能契合

日本茶道枯寂當中兼具奢華的意境，也因此日方學者一

致將這類十七世紀景德鎮燒製的厚胎青花瓷視為是日本

向中國訂製的茶道具，45即相對於薄胎、日常使用的「常

器古染付」，厚胎者又被稱為「茶器古染付」，46景德鎮

葉形盤即為茶器古染付的代表器形之ㄧ（圖 32、33）。

日本有關所謂古染付，特別是關於厚胎茶器古染付

的研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研究史上的論文、專著為數

不少，然而自 1950年代滿岡忠成47或前引 1980年代矢
部良明，48及至近年今井敦等人，49都一致認為包括葉形

盤在內的厚胎青花瓷確是專為輸往日本的定製瓷。但是

在我看來，這樣的看法未必正確。

如前所述，葉形盤和葉紋是宋代流行的器形和裝飾

圖紋之ㄧ。不僅如此，在明代中晚期仿古、復古的風潮

之下，葉形盤和葉紋不僅再度復甦成為文人雅好的款

式，其甚至做為一種時尚的圖像符號普及至各個手工藝

領域。就此觀察角度而言，明末景德鎮青花葉形盤或清

初葉紋青花盤，都是在此一脈絡下所衍生的流行消費

品。除了葉形盤之外，葉形茶量、筆捵、蓋盒似乎也受

到以文人為主的消費階層的喜愛，部分作品東傳日本後

被轉換成茶道具，如安政二年（1855）由茶具商人彙整
愛好者意見模倣相撲番付格式於名古屋刊行的《形物香

合相撲番付》所見「青磁一葉」（圖 34），應即根津美術
館藏明晚期龍泉窯青瓷葉形盒一類的作品（圖35）；50滴

翠美術館亦收藏有帶捉手的明末景德鎮青花葉形盒（圖

36），51看來日本唐津窯所謂「唐津一葉」（圖 37）52之祖

型也應可溯源明代的葉形盒。另從前引青花葉紋盤之「一

葉傳芳」、「一葉清光」等題記得知，日本之「一葉」稱

謂也應來自中國，李白《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詩》亦

見「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另外，隨著煎茶的興起，

葉形茶量亦備受珍重，如明治二十六年（1892）刊奧三
郎兵衛《墨緣奇賞》揭載有「黃楊木茶量 秋葉式」（圖

38）；53前引張希黃竹刻茶量則又被收入於昭和十二年

（1937）《七石翁遺愛品展觀圖錄》，54是明治、大正時

期日本煎茶家愛用的茶具。

尤應注意的是，與所謂古染付的葉形盤或葉形盒類

似造型的作品，同時又見於主要輸往歐洲市場之福建建

窯所燒造的「中國白」（Blanc de Chine）（圖 39）。55因此，

被汲取滆入日本茶道世界的十七世紀景德鎮青花葉形

盤，其實是明代晚期流行的器式。歸根究底，其原型至

少可上溯宋代的蕉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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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古染付」器式來源的省思

雖然，日方學者一般是將主要燒造於天啟、崇禎年

間的景德鎮青花瓷區分為日常生活用青花瓷（常器古染

付）以及作為茶道具的青花瓷（茶器古染付），但於茶道

界則往往將「古染付」直接定義為日本茶人向景德鎮訂

燒的青花茶器，亦即不認為其應包括一般生活用器在

內。無論何者，由於所謂茶器古染付幾乎是僅出土、傳

世於日本的器類，基本不見於中國住居遺址、墓葬或東

南亞、歐洲等地消費市場，或許由於這個原故，總之截

至目前的相關研究可說是由日方學者所一手包辦，形成

中國陶瓷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塊奇妙版圖。鑑於以往有關

茶器古染付器式來源的考察有其循序漸進而致停滯的歷

程，所以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有必要針對相關研究略做

回顧。

在日本茶道史上，繼承古田織部衣缽且擔任將軍家

茶師的小堀遠州（1579－1647）曾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而山科道安《槐記》享保十四年（1729）二月二十
六日條所載予樂院（近衛家熙，1667－1734）赴京都大
德寺能光院之茶會席上置有小堀遠州向中國訂製的青花

瓷一事，則是理解所謂「遠州品味」的著名記事。早在

1950年代藤岡了一等人已提列該一記載，同時例舉八方
形蓋罐（水指）或折扇式、紅葉式甚至摹模富士山造型

的小碟（圖40），以及繪飾有和服人物立於日式乘車旁
的六方缽等作品（圖41），認為其均是日本茶人委由中
國陶工製作的訂燒品。56齋藤菊太郎基本同意上述日本

茶人訂製的說法，同時參酌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所記載

以木製樣盤供景德鎮陶工倣製之例，推測日本茶人或許

亦曾透過木樣委由中國陶工製造符合其品味的器式。57

此一說法雖僅止於臆測而難以實證，但卻為 1970年代河
原正彥等人所繼承發揚。58不僅如此，齋藤氏還具體提

示了古染付所見和風紋樣、和式器形以及於中國器形上

進行和風繪飾等案例，並且首度將古染付的圖繪與天啟

六年（1621）刊行的《八種畫譜》相提並論。就所謂日
本茶人的訂製品造型而言，齋藤氏認為相對於中國式的

圓形碟盤，日本茶人則酷愛各種非圓器的變形碟皿，其

中甚至可以見到模倣日本織部或志野燒的器形。59

繼1970年代河原正彥《古染付》總結鋪陳以往諸
說，集大成式地蒐集羅列相關圖版提供學者極為便利的

參考資料，1980年代矢部良明則具體列舉廣義古染付所
見蘆雁、象（圖42）、馬（圖 43）和葡萄栗鼠等圖紋並

將之和明代萬曆三十五年（1607）蔡汝佐《圖繪宗彝》
所見同樣母題繪本進行比較，指出兩者之間的近似性，

進而主張古染付的人物、花卉等也是取自明代晚期繪畫

的相同母題。60繼此一觀察脈絡，矢部氏於 1991年進一
步主張見於茶器古染付的馬、兔等動物形碟，很可能是

參考了其時刊刻的《圖繪宗彝》、《八種畫譜》所見類似

形姿動物而複製而成的。61我認為矢部氏的上述未能獲

得日本學界青睞的指摘雖然未必正確卻極為有趣，若結

合前述 1950年代齋藤菊太郎對於古染付器式來源的考
察，可以認為日方學者似是傾向古染付之器式來源既有

倣自日本瓷窯作品者，同時又有部份是參考了明末繪本

予以轉換而成的。不過，相對於上述 1950年代以來循序
漸進的研究軌跡，矢部氏之後迄今的十多年間日本學界

雖亦見若干有關古染付的論述，62可惜其內容基本上不

出前述滿岡、齋藤或矢部等人的考述範圍而乏可觀的見

解，所以似可將這一時期定位為日本古染付研究的停滯

期。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日本島根縣富田川遺址以及和

歌山根來寺遺址曾出土帶日本「天文年造」（1532－1555）
款識的青花瓷小碟（圖 44），63從近年景德鎮觀音閣窯址

出土的相同年款標本，64可知這類標本確實是日本向景

德鎮訂燒的製品。結合前述齋藤氏所指出茶器古染付中

可見織部燒之帶提手長方盤以及繪飾有俗稱御所車之日

式坐車兼和服人物等器形和紋飾，可以認為所謂茶器古

染付當中確實包括一部分日本訂燒製品在內。問題是，

茶器古染付當中經常可見的各式動植物形碟皿，恐怕並

非是如矢部氏所推測之來自明末的繪本，而有更大可能

是來自明代的墨譜，後者可說是集中體現了明代晚期流

行的圖像記號。

從以上葉形盤的考察可知，葉形盤並非如日方學者

所推測是來自日本茶人的訂製，而是明代晚期復古風潮

下的流行器式，《方氏墨譜》和《程氏墨苑》所見葉形墨

錠也說明了文人對於葉形器式的喜愛。值得留意的是，

《方氏墨譜》等所收諸多象形墨錠之造型卻又和日本學

界針對古染付之所謂「形物」，即由茶人所訂製的茶具規

格品頗有雷同之處。

除了前述「桃葉」、「柳葉」、「貝葉」等之外，如《方

氏墨譜》或《程氏墨苑》所見「螺黛」、「竹胎」等之造

型就和貝形（圖 45）、筍形（圖 46）古染付皿一致。其
次，《方氏墨譜》的「玄象」、「狻猊」、「玉魚佩」、「雙魚」、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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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古染付」器式來源的省思 「玉貂蟬」之造型也相當於古染付「形物」中的象（圖

47）、唐獅子（圖 48）、魚形皿（圖 49、50）和蟬形皿（圖
51）。其次，《程氏墨苑》的「玄壺」既和古染付「瓢形
缽」（圖 52）有類似之處，由兩件圓璧疊合而成的「合
璧」也有可能即古染付「雙菊花形」皿的原型（圖 53）。
65另外，就如河原正彥所指出般，載錄於前引安政二年

（1853）《形物香合相撲》西方的「前頭 染付水牛」（同
圖 34），應即於盒蓋繪牛臥於波浪上的所謂「水牛香合」
（圖 54）。66問題是，這類備受日本茶道界珍重的形物盖

盒，盒蓋所見青花繪牛呈回首仰望造型，牛上方另飾弦

月，可知其表現的正是傳為周代《關尹子》所載「譬如

犀望月，月形入角」有感而生影的「犀牛望月」之中國

傳統著名圖紋，宋代陶瓷之外，明代中期景德鎮窯器亦

見不少此一母題的青花瓷（圖 55）。67因此，所謂茶器古

染付不僅包括明末文人喜愛的造型，也包括部分的中國

傳統圖繪。另外，令人興趣盎然的是十七世紀後半日本

著名陶工仁清作結文缽（圖 56），68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

古染付結文缽（圖 57）或結文盖缽之原型，然而其是否
可能又和《墨譜》所載「浮玉」（圖 58）有關，即參考
中國古代「玉珩」進一步和樣化而成？由於仁清作品當

中亦見與《程氏墨苑》「螺黛」（同圖45左）形似的螺形
香爐（圖 59），所以此一議題或許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
間？雖然，有關日本茶人訂製、挑選景德鎮青花瓷的過

程細節目前仍一無所知，而若依據大庭修的研究，《方氏

墨譜》和《程氏墨苑》分別於享保二年（1717）、享保十
二年（1727）已曾輸入日本，69就此而言，與墨譜器式

相近的日本傳世大量古染付或可做為方、程二氏墨譜可

能早在十七世紀已經被攜來日本並成為茶人流行讀物的

證據之ㄧ，可補文獻記載的不足。 

基於所謂古染付之器式和墨譜所載錄之各式墨錠造

型的近似性，我認為日本學者將明末景德鎮所燒造之厚

胎、釉帶乳濁且胎釉結合不良致口沿有剝釉現象的古染

付形物一律視為是日本茶人訂製的說法不僅過於武斷，

也忽視了晚明消費文化和景德鎮燒瓷的互動和影響。雖

然，從中國原有器式當中進行選擇、採購這一舉措是否

可納入廣義的「訂製」或許可因人而異？無論如何，設

若日本茶人曾經在中國既存的器式當中進行挑選，此

時，前引墨譜無疑可提供其便捷的參考圖式。另一方面，

從現有古染付作品中包括不少未見於墨譜的器式，可知

此一時期景德鎮青花瓷器形的來源頗為多元，絕非墨譜

所見墨錠形式所能囊括。因此，所謂古染付的器式來源

基本有二，其一是借鑒自明代流行的圖像，墨譜僅為當

中顯著的案例。其二是日本的訂製，此又可區分成日本

國圖像的發注（如富士山形碟），以及日本人自明代流行

圖像進行選擇採購。此時，包括墨譜在內的版畫圖籍應

是其重要的參考指南，雖然此一「訂製」並非日本的創

意，但摒棄一般習見的中國圈足盤而代之以柱形三足或

四足之盤式已然是日本趣味的展現。同時，雀屏中選的

器式被大量地製作並輸往日本成為茶會、懷石膳的道

具。其中，原型可上溯宋代的葉形盤既為十七世紀日本

肥前、美濃或高取等瓷窯所倣效（圖 60），70甚至成了十
九世紀京都著名陶工永樂保全模倣的對象（圖 61），71但
作品所呈現的氣氛已是十足的「和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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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

聚落遺址出土青花葉紋盤殘片

圖 2 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

聚落遺址出土青花葉紋盤

圖 3 越南 Vung Tung Cargo 發現的

青花葉紋盤

圖 4 中國江西省景德鎮窯址出土

青花葉紋盤殘片

圖 5 中國福建省安溪龍涓珠塔窯出土

青花葉紋盤

圖 6 中國福建省紹安縣朱厝窯址出土

青花葉紋

圖 7 日本國東京都舊芝離宮廷遺址出土

肥前青花葉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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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馬來西亞 Wan Li Shipwreck 發現的

Kraak porcelain
圖 9 伊朗 Safavid 青花葉紋盤 圖 10 清代順治朝（1644-1661）

青花葉紋盤

The Butler Family Collection

圖 11 清代康熙朝（1662-1772）瓷盤及外底所見葉形款 

The Butler Family Collection
圖 12 葉形竹茶量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圖 13 龍泉窯青瓷筆捵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

圖 14 清代康熙朝（1662-1772）

鑲螺鈿蝸文葉形盒

圖 15 明代石灣窯葉形盤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張希黃作葉形竹茶量

入間市美術館藏

圖 17 清宮傳世碎器葉形盤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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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明代青瓷葉形盤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明末青花葉形盤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20 清代康熙朝（1662-1772）五彩葉形盤

圖 21 《方氏墨譜》（1588）所見

「貝葉」、「桃葉」、「紅葉」墨錠

圖 22 《程氏墨苑》（1605）所見

「柳葉」、「桃葉」墨錠
圖 23 《閒情偶記》（1671）所見

「蕉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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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閒情偶記》（1671）所見

「秋葉匾」

圖 25 中國江蘇省南宋張同之妻章氏墓（1199）出土

銀蕉葉盞

圖 26 澄泥蕉葉硯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7 《西清硯譜》（1778）「宋澄泥蕉葉硯」

圖 28 南宋吉州窯葉紋盞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 29 唐代壽州窯黑釉漏花枕

出光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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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韓國新安船打撈上岸的

景德鎮靑白瓷葉紋盤

圖 31 青花葉形盤線繪圖

日本仙台城本丸跡出土

圖 33 青花葉形碟

石洞美術館藏

圖 32 青花葉形碟

德川美術館藏

圖 35 龍泉窯青瓷葉形盒

根津美術館藏

圖 34 安政二年（1855）刊《形物香合相撲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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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青花葉形盒

滴翠美術館藏

圖 37 唐津燒葉形盒

圖 38 明治二十六年（1892）《墨緣奇賞》所見

秋葉式茶量

圖 39 清初德化窯白瓷葉形盒

圖 41 青花御所車圖六方盤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42 左 明代萬曆三十五年（1607）

    《圖繪宗彝》和刻本 象圖

   圖 42 右 青花象紋盤

圖 40 青花富士山形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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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景德鎮「天文年造」（1532-1555）

青花碟

圖 45 右 青花螺形碟圖 45 左 《程氏墨苑》「螺黛」

   圖 43 左 青花馬形碟

   圖 43 右 明代萬曆三十五年（1607）

         《圖繪宗彝》和刻本馬圖

圖 46 右 青花竹形碟

圖 46 左 《方氏墨譜》「竹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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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右 象形碟圖 47 左 《方氏墨譜》「玄象」

圖 48 右 青花獅形碟圖 48 左 《方氏墨譜》「狻猊」

圖 49 左 《方氏墨譜》「玉魚佩」 圖 49 右 青花魚形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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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右 青花雙魚碟圖 50 左 《程氏墨苑》「雙魚玦」

圖 51 右 蟬形青花碟

石洞美術館藏

圖 51 左《方氏墨譜》「玉貂蟬」

圖 52 左 《程氏墨苑》「玄壺」 圖 52 右 瓢形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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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右 青花雙菊形碟圖 53 左 《程氏墨苑》「合璧」

圖 55 明代中期「犀牛望月」青花瓷盤圖 54 青花「水牛香合」

圖 56 仁清作結文蓋盒 圖 57 青花結文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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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仁清 五彩螺形香爐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圖 58 《方氏墨譜》「浮玉」

圖 61 保全作 葉形碟（1843-1847）圖 60 美濃御深井釉葉形碟

土岐市美濃陶磁歷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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